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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

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 中
‘

李伯重

五
、

明清苏州城市的人 口变化

道光 苏州府志 卷 说晚明的苏州府
,

“

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
,

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
,

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
” ,

亦即城市人 口 占到全

府人 口的十分之八九
。

虽然这个说法无疑有夸

大
,

但城市人 口在苏州府总人 口中所占比重很

高则是可以肯定的
。

苏州府本是明清江南城市

化水平最高之处
,

而苏州地区 即吴
、

长
、

元

三县 又是苏州府内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
。

仔细来看
,

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
,

苏州

城市人 口有很大变化
。

对于这个变化
,

我们也

从府城与郊区市镇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
。

一 , 府城的人 口变化

明代后期苏州府城 城内及城厢附郭 人
口的数量

,

以往学人的估计颇为悬殊
,

但近来

渐趋一致
。

例如刘石吉估计 世纪末府城人
口有 万人

。

曹树基在其较近的研究中
,

也估计明代后期的苏州城居民可能超过 万

人 。
。

清代的府城人 口
,

王卫平估计在康熙时

应在 万左右。 嘉
、

道时
,

据时人所言
,

已达百万 以上 。
,

这个估数在学界 已无多争

议
。

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

纪中
,

苏州府城的人 口 大约增加了一倍
,

从

万左右增加到 多万
。

二 郊区市镇的人 口变化

由于史籍中所保存的市镇人口数字非常有

限而且不很明确
,

因此要依据这些人 口数字的

零星记载来重建明清苏州郊区市镇的人 口数量

并以此为据观察人 口 的变化
,

自然非常困难
。

这里我们将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考察
。

、

使用现存明清记载推测市镇人 口及其

变化

史籍中保存着一些关于明清苏州郊区市镇

人 口数字的记载
,

其数量虽然不多
,

而且大多

不很明确
,

但毕竟是比较直接的记录
,

应当认

真加以分析
,

然后充分利用
。

据刘石吉统计
,

居民户数在
,

户以上的苏州郊区市镇有

个
,

即吴县的光福镇 居民
“

聚于镇者千余

户 ,’ 和元和县的周庄镇 居 民
“

不及五千

户
” ,

时代都是清代中期 前者是道光时
,

后

者是嘉庆
、

道光时
。

此外刘氏还指出 吴县

枫桥镇在民国初年有
,

户
。

该镇在清代中

期是江南最大的米谷贸易中心
,

因此其极盛时

代的人 口应当多于民国数字
。

还有些大聚落虽

名称不叫作市镇 例如同治时吴县的徐墅村
,

有居民
,

余户
,

但事实上也属于市镇。
。

除了刘氏所谈及的情况外
,

还可从明清史籍中

发现一些史料
,

表明苏州郊区市镇人 口在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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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有明显的增加
。

例如唯亭

镇
,

在乾隆时代 已是
“

比屋 万家
” 。

浒墅镇
,

在万历时居民已达数千家
,

入清之后更趋繁

荣
,

因而镇上居民数量肯定更多。
。

甫里 又

名角直
、

六直 在明末才发展成镇
,

但到了康

熙中期
,

镇上居 民 已有 一 万 户 ①
。

因此仅

只是上面提到的光福
、

周庄
、

枫桥
、

唯亭
、

浒

墅
、

甫里等 个市镇
,

清代中期盛时的总户数

就应当在 一 万户之间
,

居民人数则在 一

万之间
。

从其他关于苏州郊区市镇的记载

来看
,

许多市镇如虎丘
、

木读
、

甫里
、

陆墓
、

陈墓等
,

到了清代中期工商业都十分繁荣
,

拥

有颇大数量的工商业人 口
,

因此其市镇人 口数

量应当不在少数
。

这里要强调的是
,

以上有关

苏州郊区市镇的人 口数字
,

基本上都是清代中

期的
。

以前的数字未有记载
,

原因大概是以前

居民较少
,

因此未能引起时人的注意
。

这也表

明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
,

市镇人 口确有

明显的增加
。

、

从城市化水平推算市镇人 口及其变化

虽然上述记载表明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

个世纪中苏州郊区市镇人 口有迅速的增长
,

但

是仅仅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
,

仍然不可能全面

了解市镇人 口的变化情况
。

因此这里我们采用

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探讨
。

这种方法即 以除

去苏
、

杭
、

宁三个大城市后的整个江南地区的

城市化水平为下限
,

而以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

为上限
,

来推算苏州地区 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

的城市化水平
。

这样做的理由是 即使除去府

城居民后
,

苏州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属于江

南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份之列
,

其城市化水平

肯定高于除去苏
、

杭
、

宁三大城市后整个江南

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 ④
。

之所以选择吴江县作

为参照的原因
,

一是据现有的材料
,

只有吴江

可以作这样的数量估计 二是吴江也是苏州府

属县
,

又毗邻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
,

各方面的情况

彼此相差不甚远
。

但是由于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的

城市人 口有很大一部分住在府城内
,

因此除去

府城居民后
,

这三县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吴江

县。
。

因此
,

这三县除去府城居民后的城市化

水平
,

应当在除去苏
、

杭
、

宁三大城市后整个

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与吴江县的城市化水

平之间
。

下面就此进行分析
。

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按照我的估

计
,

除去苏
、

杭
、

宁三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城

市化总水平
,

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分别约为

和 巧 ④。

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 曹树基用明初

吴江人口数字和 偏的年平均增长率
,

计算

出崇祯三年 前后时吴江县城市人 口 占

全县总人 口 的
,

略低于他对扣除府城人

口后苏州全府县城及市镇人 口在总人 口 中所占

比例 的估计 ④
。

到了清代中期
,

依

照刘石吉对乾隆九年吴江县城镇人 口在总人 口

中所占的比重所作的估计
,

这一比例上升到了
① 。 换言之

,

在这三个世纪中
,

吴江县的

城市化程度提高了 倍
。

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 以除去苏
、

杭
、

宁三个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

水平为下限
,

而以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为上

限
,

那么可以得知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 即

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除去府城居民后的城市化水

平
,

明代后期应在 一 之间
,

在清代中

期应当在 一 之间
。

如果取其中数
,

那

么明代后期当约为
,

清代中期则当约 为
,

即分别约为吴江县相应水平的 和
。

这个估计距离实际情况应当不会太远
。

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估计
,

那 么在这三个世纪

中
,

苏州郊 区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约

倍

苏州郊 区市镇 人 口 估计 明代后期

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的人 口总数不详
。

曹树基估计

明初人 口 约 为 一 万 口 ④
,

按照明代江南

的人 口增长率
,

到 了 年时应为 一

万 。
。

而从当时的一般描述来看
,

苏州人 口 应

当偏于曹氏估数的上限
,

再考虑到这三县有不

少外来少、口居住
,

姑以 万计
。

除去府城人

口约 万
,

尚余约 万 依照上述 的

城市化水平
,

市镇人 口 总数大约 万
。

道光

年这三县共有居民 余万 。
,

其中府城居

民为 余万
,

郊 区 少、 口 约 万
。

依上述

的 比例计
,

可知市镇居民总数约 万
,

亦即比明代后期猛增了 倍
。

三 苏州新增城市人口 的来源

在研究明清苏州城市人 口变化的时候
,

一

个重要问题是增加的城市人 口来自何处
。

依靠



现有的人 口史料
,

我们无法得知明清苏州城乡

在人 口的自然增长率方面究竟有多大差别
。

如

果没有很大差别
,

那么城市人 口的增加主要就

是因为外来人 口移入城市所致
。

因此是否有

大量外来人 口移入
,

就成为判定明清苏州城市

人 口是否真有明显增加的关键
。

明清苏州府城人 口的增加
,

颇大程度上是

依靠从较远地方来的移民
。

据可靠的记载
,

康

熙末年
“

苏城内外喘匠不下万余
,

均非土著
,

悉系外来
” , “

皆系普力凶悍之辈
,

俱非有家土

著之民
” 。

这些工匠主要来 自数百里外的江

宁
、

丹阳
, “

孑身赤汉
,

一无携带
” , “

食力糊
口

,

俱系愚民
” 。

到了雍正初
,

苏州府城的
“

染坊
、

瑞布工匠
,

俱系江宁
、

太平
、

宁国人

氏
,

在苏俱无家室
,

总计约有二万余人
”。 。

府城硝皮业工匠也多为江宁人
。

乾隆时府城有

纸匠 人
,

都来自江宁
、

镇江 冶坊工匠则

多为无锡
、

金匾两县人
。

玉器工匠原来主要

是本地人 后称
“

苏帮
” ,

但清代中期有大批

南京玉工迁入
,

称为
“

京帮
” 。

其人数颇多
,

与
“

苏帮
”

不相上下。
。

而苏州府城的制烛

业
,

则几乎完全由绍兴人把持
。

外地商人侨居

苏州府城的人数
,

其数也很大
。

明代后期人郑

若曾说当时在苏州
“

开张字号行铺者
,

率皆四

方旅寓之人
” 。

而乾隆 《吴县志 》更说
“

吴

为东南一大都会
,

当四达之冲
,

闽商洋贾
,

燕

齐楚晋百货之所聚
,

则杂处 闻阖者
,

半行旅

也
”。 。 府城的间门一带

,

更是外地商人集中

的地方
。

云锦公所各要总 目补记 说
“

吾苏

间门一带
,

堪称客帮林立 ⋯⋯如鲜帮
、

京庄
、

山东
、

河南
、

山西
、

湖南
、

太谷
、

西安
、

温台

州帮 ⋯⋯长江帮等等
,

不下十余帮
。 ”。其中仅

是聚居于南壕一带的福建客商
,

人数就多达万

人以上 。
。

因此在府城中各种外地移民的总

数
,

当然很大
。

郊区市镇的情况可能与府城有所不同
。

从

江南其他地方的情况来看
,

不少工商业市镇中

也有很大数量的外地劳工和商人。
。

但是从现

有的史料中
,

我们尚不能得出苏州郊区市镇的

情况也如此的结论
。

对于苏州郊区市镇而言
,

更可能的情况应当是新增人 口主要来自周围农

村
。

如后所述
,

苏州府城工业与郊区市镇工业

形成了一个产业分工体系
,

而市镇工业处于这

个体系的下层
。

由于这种分工
,

市镇工业可以

主要依靠本地的人力资源
,

而无需引入具有更

高技能的外地劳工 ①
。

由上可见
,

在本文研究的三个世纪中
,

苏

州城市人 口数量增加颇大
。

首先
,

郊区市镇人
口与府城人 口合计

,

明代后期这三县的城市人
口总数 万以上

,

占总人 口 的一半略多 清

代中期增至 巧 万以上
,

也占总人 口的一半以

上
。

这两个比例虽然相近
,

但是城市人 口的总

数却增加了近两倍
。

其次
,

虽然从绝对数字来

说
,

府城人 口增加了 余万而郊区市镇人 口

只增加了约 万
,

似乎二者增加相差不多而

府城还略占上风 但从增加幅度来说
,

市镇人

口增加了 倍而府城人 口只增加了 倍
,

亦即

前者的增加速度远快于后者
。

在此意义上而

言
,

郊区市镇人 口的增加对苏州城市人 口的增

加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
。

六
、

明清苏州的城市工业及其发展

在像牟复礼所说的苏州这样一个城乡相互

开放的社会中
,

城乡工业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

联系
。

特别是在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
,

更

是如此
。

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 一些工业虽然

地理位置是在市镇上
,

但是其性质却与周围的

农村工业无异
。

换言之
,

所有位于市镇中的工

业未必都是城市工业
。

因此在讨论苏州城市工

业的发展之前
,

我们还必须对市镇工业的定位

作一讨论
。

一 市镇工业是城市工业还是农村工业

在明清江南
,

农村工业和市镇的兴起是两

个同时出现的重要现象
,

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密

切的联系
,

特别是市镇常常扮演着农村工业产

品的加工与集散的角色 。
。

因此之故
,

在以往

的研究中
,

市镇工业常被视为农村工业的延

伸
。

这种看法与近年来西方的
“

原始工业化
”

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。
。

而在西欧的
“原始工

业化
”

中
,

农村工业与城市商人的接触点就是

农村集市 或者小市镇
,

因此这种集市 或

者小市镇 的主要职能是为农村工业提供服

务
。

由此而言
,

把市镇工业视为农村工业的延

伸
,

也并非没有道理
。

明清苏州郊区市镇工业究竟应当定位为城



市工业还是农村工业
,

关键是弄清市镇工业与

府城工业及与农村工业的关系
。

市镇工业与农

村工业之间没有一条清楚的界线
,

并不意味着

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没有差别
。

我认为 城市

工业与农村工业的区别
,

不仅在于地理位置方

面
,

而且也在于生产的性质和方式等方面
。

从

生产性质上来说
,

农村工业基本上是一种很小

范围内的地方 自给性工业
,

主要依靠的是本地

原料和市场 而城市工业则主要是一种
“

外向

型
”

工业
,

即其所使用的原料较多来 自外地
,

产品也有很大一部分供给外地市场
。

在生产方

式方面
,

农村工业主要是农家副业生产
,

生产

的专业化程度
、

工艺水平以及产业层级都较

低
,

而城市工业则主要是工匠的专业生产
,

在

生产的专业化程度
、

工艺水平以及产业层级等

方面都处于较高阶位
。

这些差别在明清苏州地区的工业中都表现

得很清楚
。

大体而言
,

在生产的性质和方式方

面
,

农村工业与府城工业分别处于两极
。

典型

的例子例如纸张加工业
。

在此工业中
,

烧纸
、

油纸的制作主要在农村 。
,

主要依靠农村 自产

原料
,

产品主要供给地方市场
,

生产技术较为

简单
,

产业层级也较低
。

相反
,

笺纸制作位于

府城内
,

原料来源与产品市场都主要在外地
,

生产工艺比较复杂
,

产业层级也较高
。

前者属

于农村工业
,

其生产规模扩大十分有限 而后

者属于城市工业
,

发展颇为迅速
,

在清代成为

一项重要的工业
。

郊区市镇工业所处的地位大

致在农村工业与府城工业之间
,

但更接近府城

工业
。

首先
,

从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来看
,

郊区

市镇的主要工业 碾米业
、

榨油业
、

酿酒业
、

草编业 所使用的原料 稻谷
、

油菜籽
、

大

豆
、

席草等 有相当大一部分来 自本地农村
,

而所生产的产品 食米
、

油
、

油饼
、

草席等

也有一部分供给本地居民 包括农村和市镇居

民
。

从这一点来说
,

这些市镇工业似乎与农

村工业无多大差别
。

但是到 了清代
,

碾米业
、

榨油业
、

酿酒业所使用的原料 已有很大部分

甚至是主要部分 来 自远地
,

产品也绝大多

数输往府城和更远的地方 。 即使是依靠本地

原料比较严重的草编业 ①
,

也出现了类似的趋

向
。

虎丘织席业所需的席草早在明代后期就已

不能自给
,

要从吴江等地输入
。

到了清代
,

因

为生产扩大
,

席草输入也随之大增
,

因而康熙

时虎丘镇已有席草行专司其事。
。

其所产草席

则远销各地
, “

南津
、

北津
、

通安等席市
,

每

日千百成群
,

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
,

而宾旅过

【浒墅 〕关者亦必买焉
”。 。 因此虎丘的织席业

到了清代已经是一种原料和市场都主要在外的

工业了
。

其次
,

市镇工业的生产专业化程度也明显

高于农村工业
。

即使是同一行业
,

市镇上的专

业化生产与农村里的农家副业生产
,

无论是在

生产的工艺水平上
,

还是在生产的效率与产品

的质量等方面
,

都有明显差别
。

这种情况在碾

米业
、

榨油业
、

酿酒业等工业中都很清楚
。

即

使在农村工业具有较大优势的草编业中
,

情况

也大致如此
。

史称清代中期
“

席草之肆
、

席机

之匠
,

惟浒墅有之 ⋯ ⋯凡四方商贾 皆贩于此
,

而宾旅过 「浒墅 」关者亦必买焉
”。 。 亦即专

业化的织席作坊
,

只是浒墅镇上才有
,

四方商

贾和过往宾旅都在镇上购买这种以样式好
、

品

质佳著称的
“

浒墅席
” 。

乡下生产的草席如果

要以
“

浒墅席
”

的名义出售
,

那么在产品的样

式
、

质量标准等方面就不能不唯镇上草编业的

马首是瞻 ⑩
。

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了市镇工业在

技术上的领先地位
,

而且也表明了农村工业在

生产上对市镇工业处于一种从属地位
。

因此
,

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
,

但

是郊区市镇工业仍然属于城市工业
,

而非农村

工业
。

下面
,

我们就来看看在本文所研究的三

个世纪中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状况
。

《二 明清苏州工业的发展

关于 明清苏州工业的发展
,

史坛研究 已

多
。

兹以我在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明清江南工

业发展的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为基础
,

从苏州

众多的城市工业部门中
,

挑选棉布加工业
、

丝

织业与丝织品加工业
、

成衣业
、

碾米业
、

酿酒

业
、

榨油业
、

纸张加工业
、

印刷业
、

草编业
、

砖瓦石灰业
、

铁器制 作业 以 及珠宝制作业等

个主要行业
,

对苏州城市工业在本文所研

究的三个世纪中的发展情况作一略述
。

、

棉纺织业与棉布加工业

棉布生产包括棉纺织业与棉布加工业两大

部门
,

而棉布加工业又主要由瑞压与染色两个



部门构成
。

同明清江南其他地方一样
,

苏州地

区的棉纺织业主要分布在农村
,

而棉布加工业

则集中在城市
。

但是不同的是
,

苏州的棉布加

工业基本上位于府城内外
,

而松江的棉布加工

业却主要是在专业市镇上
。

与松江
、

太仓等地相 比
,

明清苏州地区棉

纺织业的生产规模小得多 。
,

发展速度也慢得

多
。

苏州向外地输出的大量棉布
,

有很大一部

分是从江南其他地方收购坯布来进行加工后再

输出的
。

因此苏州的棉布加工业的规模
,

远大

于其棉纺织业的规模
。

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世纪

中
,

苏州棉布加工业发展十分迅速
。

到了清代

初期
, “

各省青蓝布匹俱在此地兑买
,

染色之

后
,

必用大石脚瑞研光
” 。

江南棉布瑞染业

的中心
,

也 由松江转移到了苏州
。

到了雍正
、

乾隆之际
,

府城的瑞染业集中到了间门外的

上
、

下塘一带
,

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棉布加

工业区
。

以后由于污染问题引起官司
,

大部分

染坊又被勒令迁至娄门外
。

、

丝织业与丝织品加工业

苏州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
,

其丝织

品加工业 主要是染色 也在江南首屈一指
。

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
,

大体可分

为官营和私营两个部分
。

嘉靖时官营苏州织染

局额设织机 部
,

各色工匠共计 名
,

岁

造纷丝
,

匹。
。

到了清代初期
,

苏州织局

的额设织机增至 部
,

雍正时减至 部
。

乾隆时再减至 部
,

织造匠役为
,

人
,

岁造缎匹大约
,

匹
。

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

道光时代
。

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

中
,

苏州官营丝织业的规模至少扩大了一倍以

上
。

在此同时
,

私营丝织业的发展更为引人注

目
。

万历 年曹时聘说苏州
“

染坊罢而染工

散者数千人
,

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
” ⑥。

顾炎武则说 明末苏州
“

城 中机户数千人
” 。

因此万历时代苏州织工人数当有数千人之众
,

殆无争议
。

参照一机三人的比例
,

此时苏州织

机总数当在一千数百部之谱
。

到了清康熙初

年
,

织机总数增至
, 一 ,

部
,

织工达
, 一 ,

人
。

道光时苏州丝织业 已不如

乾隆时之盛
,

但据海关税务使统计
,

尚有织机
,

余部。
。

按照同样的比例
,

织工总数当

为
,

人
。

加上丝织品加工 主要是染色

的从业人员
,

则直接从事丝织品生产与加工的

人员的总数
,

还要更大得多 有关讨论见后
。

、

成衣业

苏州地区生产和加工出来的棉布与绸缎
,

大部分以布料的形式输往外地
,

但也有一部分

在府城制为服装
,

供给本地和外地市场
。

由于

苏州成衣具有广阔的市场
,

因此成衣业也成为

苏州府城的一项重要工业
。

从有名布号
“

益美

号
”

的故事来看
,

清初府城内成衣业一年所使

用的布匹就多达百万匹。
。

当然实际情况未必

如是
,

但此时府城成衣业规模已经很大则是可

以肯定的
。

到了清代中期
,

府城成衣业继续发

展
。

乾隆 年成立了成衣业行会—成衣公所
,

此后经营特种服装的行会也相继建立。
。

这标志着成衣业 已成为苏州城市工业的重要组

成部分
。

、

碾米业

明清苏州府城及郊区市镇居民所食用的稻

米
,

基本上都是在本地碾坊脱粒
,

因此碾米业

也是苏州的一项重要的城市工业
。

该项工业主

要位于枫桥
、

浒墅
、

月城
、

虎丘
、

甫里等郊区

市镇
。

其中虎丘在清代中期 已成为江南著名的

碾米业中心。 甫里也以碾米业发达而著称
,

其雄坊并成为江南各地的楷模。
。

苏州的碾米

业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虽无直接记载
,

但可从

稻米消费量与碾米工效来推算
。

明代后期苏州

府城人 口达 万人左右
,

清代中期更达百万

以上
。

苏州居民人均年食米量
,

据包世臣说
,

是男女合计
“

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
”。 。 据此

,

则明代后期府城人民年食米约 巧 万石
,

而清

代中期 万石以上
。

仅就此一项而言
,

自明

末至清中叶
,

碾米业的生产规模就扩大了

倍
。

郊区市镇居民食米也要依靠碾米业加工
。

由于郊区市镇居民的人数在此三个世纪中增加

了 倍
,

因此食米数量也要相应增加
。

此外
,

酿酒业也消耗颇大数量的稻米
。

如后所言
,

在

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
,

苏州地区酿酒业的

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扩大
,

清代中期每年酿酒所

用稻米数量与府城居民食米数量不相上下。
。

因此碾米业生产在此三个世纪中的扩大幅度
,

远比府城人 口的增加幅度大
。

、

酿酒业

酿酒业也是苏州地区的一项主要工业
。

这



项工业至少自明代中期起
,

就主要集中在郊区

市镇
。

府城近郊的新郭
、

横塘
、

李墅等诸村
,

在正德时就 已是
“

比户造酿烧糟发客
” ,

横金

一带并出现了专业的酿酒工
, “

横金
、

下保
、

水东人并为酿工
,

远近皆用之
” ⑩。 到了明末

,

横金镇成了酿酒业中心
, “

中人十金之产
,

亦

必为之
,

大力者用袜数千解
,

埃四方行旅之

酩
” 。

到 了清代
,

横金的酿酒业在明代的基

础上继续发展
,

道光时出现 了
“

横一万
”

之

谣
, “

言 日出烧酒一万斤也
。

况春冬大酒之数
,

十倍于烧酒
,

核计岁耗米麦
,

负郭各乡总不下

数十万石
”。 。 毗邻横金的木读镇在清代发展

更快
,

成为江南最大的酿酒业中心
。

据乾隆初

年苏州巡抚张渠在一份奏报中所说
,

在木读

镇
, “

烧锅者 已二千余家
。

每户于二更起火
,

至 日出而息
,

可烧米五石有奇
,

合计 日耗米万

石
。

纵非 日日举火
,

然以一岁计之
,

所烧奚窗

百万
。

其他市镇糟坊
,

间有私相效仿
,

则苏城

所耗之米
,

已不可胜计矣
” 。

、

榨油业

明清苏州的油坊
,

包括位于农村
、

季节性

开工的
“

乡作车
”

和位于城镇
、

常年性开工的
“

常作车
”

两种
。

后者专业化程度较高
,

明代

主要分布在府城近郊
,

而清代则集中在郊区市

镇
。

明代中期府城间门外的上塘可能已出现商

业化的专业油坊
。

但是一直到明末
,

府城近郊

的新郭
、

横塘
、

仙人塘一带
, “

多开油坊榨菜
、

豆油
” ④ ,

才形成了较为集中的榨油业生产地

区
。

到了清代
,

设有油坊的市镇不仅为数更

多
,

而且有关的记载也更加详细
。

在清代前期

的周庄
、

陈墓等镇
, “

每至春间
,

堆贮菜子
,

用以压油
” ④ 。 到了乾隆时代

,

甫里镇的油坊

更成为江南各地油坊的表率 。
。

、

纸张加工业

早在正德时
,

府城内的大众化笺纸生产已

颇盛
。

到了清代中叶
,

生产更为兴盛
。

至乾隆

中后期
,

府城内印纸作坊 已有 余家
,

并合

建了同业 会馆 —仙翁会馆
。

值得 注意的

是
,

清代中期府城内印纸作坊的企业规模已颇

大
,

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水平也颇高
。

例如乾隆

时代的 多家纸坊雇佣工 余少
、 ,

平均每

坊 余少、 生产的笺纸
,

有丹素
、

胭脂
、

红

金
、

砂绿
、

山木红等色
,

工艺颇 为复杂
,

有

推
、

刷
、

洒
、

插版
、

托边
、

裱
、

拖
、

刀剪
、

杂

等十余个工种
。

这些纸坊中工作的工匠
“

悉系

江宁
、

镇江等处人氏
” ,

他们在苏州纸坊的工

作是专业性和常年性的
。

、

印刷业

明代后期苏州的印刷业基本上集中在府城

内
,

书坊已知其名者就有 家
,

几乎都集中

在间门一带 ④
。

清代府城 内的印刷业更加兴

旺
,

因而在康熙十年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

—崇德公所
,

道光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

纠纷
,

不得不告官解决 ④
。

除了这些书坊外
,

清代中期还出现了许多印制节庆民俗文化用品

的作坊
,

例如各纸马香烛铺在腊月间
,

都
“

预

印路头财马
”

售之 。 著名的玄妙观亦于元旦
“

设色印版画片 ⋯ ⋯乡人争买芒神春牛
”。 。 城

厢附郭的印刷业在清代也发展了起来
。

例如著

名的苏州木刻年画的印制
,

康熙时主要集中在

间门内的桃花坞
。

但是到了乾隆时
,

间门外山

塘街成为与 司门内桃花坞齐名的年画印制中

心
,

有画铺多家
,

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

师
,

制品远销江
、

浙
、

皖
、

赣
、

鄂
、

鲁
、

豫及

东北
,

甚至 日本。
。

日历印刷
,

清代中叶府城

附近最盛
, “

间
、

青一带
,

书坊悬卖
,

有官版
、

私版之别
。

官版例 由理 问厅署刊行 所谓私

版
,

民间依样梓行印成
,

仍由理问厅署铃印
,

然后出售
” ⑧。

、

草编业

苏州地区的草编业集中于虎丘
、

浒墅
、

甫

里等市镇
。

这些市镇早在正德时即以产蒲席著

称
, “

出虎丘者佳
,

其次出浒墅
,

或杂色相间
,

织成花草人物
,

为廉或坐席
。

又一种阔经者出

甫里
” 。

直至嘉靖时
,

仍然是虎丘席名列第

一
,

浒墅次之 。
。

到了清代
,

织席中心转移到

浒墅
, “

今种席草织席者
,

浒关为甚
” , “

虽虎

丘亦 以 席多
,

不及也
” 。 。 甫里 自正德 以 来

,

草编一直不衰
、 “

概四栅之 民
,

工商佃 田外
,

大都织席
。

西南二隅 暨逛南遒西 尤甚
” ,

而
“

遒西北多业草萎
”。 ,

已有进一步的分工
。

此

外
,

清代的唯亭
、

黄棣镇亦然
,

也成为新的草

编业中心
。

唯亭镇
“

南隅业织蒲篓
,

西南隅业

织芦席
”丹 。 黄棣镇所产草席

, “

或染色相间
,

其名有五尺加阔
、

满床独眠之异
,

凡坐具
、

枕

几
,

修短阔狭花样
,

无不如其式而为之
” ⑤ 。



、

砖瓦石灰业

明清苏州的砖瓦生产
,

以陆墓镇与徐庄镇

最为著名
。

明清皇宫正殿所用细料方砖及工部

所用官砖
,

大都在此二地烧造
。

特别是陆墓

镇
,

所产砖瓦
“

坚细异他处
,

工部兴作多于此

烧制
” 。

清代发展更为兴旺
, “

陆墓窑户如鳞
,

凿土烧砖
,

终岁不绝
’, 。

在清代
,

陈墓则是

著名的石灰生产中心
。

宜兴的石灰业兴起后
,

陈墓石灰业受到强烈冲击
,

曾一度陷于困境
,

“

在镇窑户几至失业
” 。 但到了乾隆中期

, “

陈

墓灰又大行矣
” ,

陈墓镇也恢复了其作为江南

石灰主要产地之一的地位
。

、

铁器制作业

苏州府城的铁器制作
,

虽然规模不大
,

但

明代中期就 已颇为闻名
。

正德 姑苏志 卷

中记载苏州有针作
,

嘉靖时有 日本使臣数

次来苏州采购针
。

城厢附郭也是铁锅的重要

产地
。

嘉靖时备楼
,

苏州城郊冶坊被官府借去

铁锅 口
。

到 了清代
,

苏州的铁业更盛
,

故
“

冶坊
”

成为一重要行业
。

乾隆六年冶坊工
匠闹事

,

坊商联名上诉者即达 家之多。
。

这些冶坊
,

有专门
“

成造田器
”

者
,

有专门制

作钉者
。

制作铁锅者更多
, “

六门附郭共十

六房 坊
”。 。

、

珠宝玉器制作业

早在明代
,

苏州府城的珠宝玉器制作水平

就已领先全国各地
,

故宋应星说
“

良工虽集

京师
,

工巧则推苏郡
” 。

在清代
,

苏州的珠

宝玉器制作也一直以高工艺水平著称
,

史称
“

珊瑚敢帽等物
,

追琢极精
”

然 乾隆帝亦赋诗

赞之 曰
“

专诸巷里工匠纷
,

争出新样无穷

尽
’,
⑩。 此时的珠宝玉器制作都在府城 内

,

主

要集中在间门里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
。

玉

器制作已形成细致的行业分工
,

因此出现了开

料行
、

打眼行
、

光玉行等 各作坊生产也各有

特色
。

玉器工匠主要是苏州本地人
,

但清代中

期有大批南京玉工迁入
。

其人数颇多
,

与苏帮

不相上下
。

据后人追溯
, “

苏地业此者三数百
,

商而工者则三千余人
” 。

对苏州城市工业在

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期间的发展情况作了一个概

述之后
,

我们接着要间的是 工业发展与城市

变化之间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

田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的专业市场 》
。

曹树基 中国人 口史 》第 卷
,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年
,

第 页
。

函王卫平 《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
,

第 页
。

母沈寓 《治苏 》 收于 《皇朝经世文编 卷二十三吏

政守令下
。

④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》
。

⑧参阅樊树志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》
,

第 页
。

④康熙 吴郡 甫里志 抄本 卷首程大复序
“

去 县 治西南三十余里
,

见灯火万家
,

云树苍茫
,

市度逻杂
,

拟于崖 邑
,

意即震川集中所称甫里者软

询之从者
,

果然
” 。

《公呈汤抚院稿
“

烟火万家
”

卷

地里
“

镇以墓尔
,

兼隶长
、

昆仑 〔按 仑字衍 〕
,

其形如上字
,

计其户则逾万家 ⋯ ⋯甫里民窿占中市暨

西栅
、

南栅得十之七八
,

六直民窿占东栅
,

得十之二

三
。

居民万户
,

近复倍之
” 。

因此可知
,

上面提到的

居民
,

都是镇上居民
。

依照最末一条
,

其数在 一

万户之间
。

函吴建华使用刘石吉关于明清江南市镇数量的统计和

江南各府的面积
,

计算出江南各府及江南全地区的市

镇密度 吴氏称之为
“

市镇率 ,’
。

其中
,

苏州府的市

镇密度为每 平方公里 个
,

在江南八府一州中

名列第三
,

仅次于松江府 个 和太仓州

个
,

而大大高于江南全地区 个 转引自王卫

平 《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》
,

刊于 《学术

月刊》 年第 期
。

可借的是
,

吴氏所用的市镇

总数似乎是整个明清时期 一 内曾经出现

过的江南市镇的总数
,

因此从该计算结果无法看到市

镇密度的时间变化特点
。

姑不论此
,

从这个结果也可

见苏州府市镇密度在江南处于高水平
。

而在苏州府属

县中
,

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的市镇密度又属于最高者之

列
。

函大体而言
,

在这三个世纪中
,

吴江县与吴
、

长
、

元

三县在城市化水平方面处于相似的地位
。

首先
,

在人

口密度方面
,

吴江县与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相近
,

道光时

都为每平方公里
,

人左右
。

其次
,

就市镇数量来

看
,

吴江在正德时有市镇 个 镇
,

市 嘉靖时

有市镇 个 镇
,

市 康熙时有市镇 镇 ,

市 乾隆及道光时有市镇 个 镇
,

市
。

吴

江
、

震泽合计
。

而吴县在正德时有市镇 个 镇 ,

市
,

崇祯时有市镇 个 镇
,

市
,

清代中期

乾隆至道光 有市镇 个 镇
,

市 长洲
、

元

和两县的市镇
,

明代中期 正德 和后期 隆庆 为

个 镇
,

市
,

清代中期 乾隆至道光 为 个

长洲镇
,

市 元和镇
,

市
。

从市的数量来看
,

吴江比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中任何一县都多 但是从镇的



数量来看
,

吴江县与吴县相同
,

略多于长洲县而少于

元和县
。

一般而言
,

镇的规模比市大
,

人 口 也 比市多

樊树志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》
,

第 页
。

因此总

的来说
,

吴江县的市镇人 口可能多于昊
、

长
、

元三县

中的任何一县的市镇人 口
,

但不会多出很多
。

此外
,

昊江县虽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住在县城
,

但其数不大
。

弘治 吴江县志 卷 说县城及其郊区
, “

民生富庶
,

城内外接栋而 居者烟火万家
”

据此似乎居民数量不

少
。

但是据曹树基估计
,

明初吴江县城人 口仅为 万

人左右 见曹树基 中国人 口 史 》
,

第 页
。

到

清代
,

据乾隆 吴江县志 的数字
,

昊江
、

震泽两县
“

县市
”
人 口为

,

户 参阅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

南地 区市镇之数量分析
。

按一 户 人计
,

也仅有
,

人
。

因此除去府城人 口后的吴
、

长
、

元三县的

城市化水平可能低于吴江
,

但也仅只是略低而 已
。

①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》
,

第 页 明代后

期江南人 口总数约为
,

万
,

其中城镇人 口 总数约为

万
。

在城镇人 口 中
,

苏
、

杭
、

宁三大城市人 口 总

数约为 巧 万
。

因此三大城市之 外的城镇 人 口 约为

巧 万
,

占其时除去三大城市后江南人 口总数
,

万 的
。

。曹树基 中国人 口史
,

第
、

页
。

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》
。

汤曹树基 中国人 口史》
,

第 页
。

。江南的人 口 总数
,

在 年前后约为
,

万
,

年前后约
,

万 见李伯重 《江南的早期工

业化
,

第 一 页
。

正式居民 万
,

加上外来人 口
,

总数应在 万

以上
。

⑩这里所说的外来人 口
,

不仅包括来自较远地区的人

口
,

而且也包括来自附近农村地区的少
、 口

。

康熙五十九年 长洲吴县瑞匠条约碑 》 收于 明

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
,

第 页
。

康熙三十二年 永禁瑞匠齐行增价碑 收于 明

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》
,

第 页
。

《雍正朱批谕旨》卷 雍正元年四月五 日苏州织

造胡凤晕奏
。

洪焕椿 明清史偶存 》
,

南京大学出版社 年
,

第 页
。

范金民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
,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年
,

第 页
。

⑩郑若曾 《苏松浮赋 》 收于同氏 郑开阳杂著
。

。乾隆 《吴县志 》卷 市镇
。

范金民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》
,

第 一 页
。

《雍正朱批谕旨》卷
,

雍正元年四 月五 日苏州

织造胡凤是奏
“

阁门南滚一带
,

客商辐揍
,

大半福

建人民
,

几及万有余人
” 。

⑩外地劳工在市镇的情况
,

见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

工业化
,

第 章第 节 外地商人 在市镇的情况
,

见范金民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》
,

第 章
。

与此相反
,

在那种
“

群芳争艳
”

型的城市化发展

中
,

各个较大的工商业市镇都力争扩大 自己的工商业

规模并确立自己在产业层级上的优势
,

因此大量引进

外地劳工是不可避免的
。

这一点
,

在苏州地区也表现得非常清楚
。

典型的例

子如浒墅
。

该镇是一个草编业中心
,

但那里出售的草

席
,

却有颇大一部分是农村工业的产品
,

故道光 浒

墅关志 卷 土产称浒墅
“

乡村妇女织席者十之八

九 ,’
“

光福一带山中
,

妇女隙时皆织席
,

较之宁波诸

处为上
。

近称浒关细席者即此
” 。

该理论认为 在近代早期欧洲的许多地区
,

农村家

庭手工业生产有重大发展 农村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

家庭
,

大多并未脱离农业生产 农村手工业常常位于

城市附近
,

大多与纺织业有关 生产过程的若干重要

部分位于农村
。

这种
“

原始工业化
”

也并非与城市无

关
。

不仅某些农村工业生产的产品仍然需要在城里进

行最后加工
,

而且农村工业生产所需的资金也经常由

城市商人提供
,

产品也总是由城市商人收购并运销外

地
。

参阅 ‘
,

俪 与 与

七 斗
, 冶 。

例如乾隆时元和县唯亭镇的悬珠
、

荡上村
, “

家家

切纸吁
” , “
比户切纸为业

”

《元和唯亭志 》卷 物

产
。

参阅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
,

第 章第
、

、

节
,

第 章第 节
。

⑩ 桐桥倚掉录 》卷
“

席
”

说
“

环 山居民多种茄

草
,

织席为业
,

四方呼为虎须席
,

极为工致
,

他处所

不及也
” 。

康熙十二年 长洲县严禁诈扰虎丘席草行碑 收

于 《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
,

第 一 页
。

道光 浒墅关志 》卷 土产
。

道光 浒墅关志 卷 土产
。

⑩顺便说一句
,

正因这个原因
,

光福农妇织席
, “

其

名有五尺
、

加阔
、

满床
、

独眠之异
。

凡坐具枕几
,

修

短广狭
,

无不如其式而为之
”

道光 《浒墅关志 》卷

土产
。

这里所谓的
“

式
” ,

就是镇上的标准样式
。

由于农村草编业在生产上受到市镇草编业的强烈影

响
,

而在销售方面更要依赖市镇
,

因此可以说成为了

市镇工业的附庸 而非相反
。

李伯重 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
,

第 一 章
。

⑩从现有 史料来看
,

只有周庄
、

陈墓等镇附近的农村

的棉纺织业在清代较为发达
。

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 日浙江总督李卫折 收于 雍



正朱批谕旨 第 册
。

正德 《姑苏志》卷 巧 田赋
。

范金民与金文 江南丝绸史研究
,

农业出版社

年
,

第
、 、 一 页

。

明神宗实录 》卷
。

顾炎武 《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副使寇公墓志铭 收

于顾氏 《亭林余集
。

。参阅范金民与夏维中 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 》 明

清卷
,

南京大学出版社 年
,

第 一 页

范金民与金文 《江南丝绸史研究 》
,

第 一 页
。

但是据王卫平 《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》所

引用的 《东西商报苏州市情》
,

此数为乾隆时的数字
。

据道光时人许仲元所述
,

明末清初徽商汪氏
“

设益

美字号于吴间
,

巧为居奇
,

密嘱衣工
,

有以本号机头

缴者给银二分
。

缝人贪得小利
,

遂群誉布美
,

用者竞

市
。

计一年销布约以百万匹
,

论匹赢利百文
。

如派机

头多二万两
,

而增息二十万贯矣
”

许仲元 三异

笔谈 》卷
“

布利
” 。

值得注意的是此段文字末说的
“

如派机头多二万两
,

而增息二十万贯矣
” 。

前面已说

到衣工有缴益美号机头者给银二分
,

又说论匹赢利百

文
。

因此要销售布 万匹才能派机头 万两
,

而增

息 万贯则须销布 万匹
。

可见有一半布是在本

地加工为服装的
。

许氏又说
“

二百年间
,

滇南漠北
,

无地不以益美 〔布 〕为美也
” 。

而益美号在康熙和道

光年间的苏州碑刻中曾多次出现
,

确实是清代著名的

布业巨子
。

因此上述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
。

《长洲县禁止无业游 民在成衣公所寻衅滋扰碑

收于 《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
,

第 页
。

例如寿衣业的云锦公所
、

估衣业的云章公所亦分别

创建于道光二年与咸丰六年
。

顾禄 桐桥倚掉录》
。

。乾隆 《吴郡甫里志 》卷 物产
·

储用之属
“

油坊
、

稚坊
,

各处有之
,

具以甫里为式
” 。

侈包世臣 《安吴四种 卷 齐民四术 》卷 农二
。

据包世臣说
,

嘉庆时
,

苏州府每年用于酿酒的稻米

就不下数百万石 《安吴四种》卷 《齐民四术 》卷

二农二
。

而本文所说的苏州地区又是苏州府内最主

要的产酒地
。

仅只木读一镇酿酒业每年所耗稻米
,

就

达百万石之多 横金亦达数十万石
。

因此苏州地区酿

酒业所消耗的稻米数量至少应在 巧 万石以上
,

与其

时府城居民食米总量相将
。

。正德 姑苏志 卷 土产
。

崇祯 横溪录 卷 风俗
。

金文榜 《榷酩说 》 收于盛康编 《皇朝经世文续

编 卷 户政
。

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 日苏州巡抚张渠 《为请严米烧

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
。

④崇祯 吴县志 卷
。

乾隆 元和县志 卷 物产
。

乾隆 陈墓镇志

卷 物产
。

。乾隆 吴郡甫里志 卷 物产
·

储用之属
。

④段本洛
、

张福析 《苏州手工业史 》
,

江苏古籍出版

社 年
,

第 页
。

⑩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
,

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
,

第 一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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